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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六月底，小劇場學校舉辦一系列四場的「共學講堂：劇場工作者的深度思考」，此為其中一講「表

演藝術攝影，記錄角度的人」座談紀錄。經與主講者討論後，場內的問答形式在此改為自述形式刊出，因此講述

內容應媒介不同有所重組、修改。感謝當日提問的各位參與者，你／妳們的提問豐富了此份紀錄。） 

 

【共學講堂場次】 

題目：表演藝術攝影，記錄角度的人 

時間：2014/6/27 7:00pm 

主講：許斌（報導攝影工作者） 

主持、提問：王瑋廉（王）、吳思鋒（吳） 

記錄：沈芳萭，陳音錡（每週看戲俱樂部）  

校訂：許斌、吳思鋒 

我先說對於排練攝影的看法：「心裡沒有的，在劇照裡面會有；但心裡面有的，在排練場裡就會有。」一般拍劇

照求的是美，要好看但是記錄排練場，求的是真－－真實，真誠，真情。 

記錄排練場，屬於一種個人的生活。拍劇照就好像你去一般的餐廳，點個菜，然後坐下來享受；去拍排練場，比

較像是你自己提著菜籃子去傳統市場買菜，回來整理，然後自己下廚，做菜，和朋友或一家人，一起享受這一餐

飯。 

從解嚴的街頭到表演藝術攝影 

我拍照的時間滿晚，35 歲當（首都早報）記者才真正開始拍照，但是早年因為我父親是地方記者，所以多少從

他身上受到影響。我想當記者是念高中的時候，那時候乙組只有政大、輔大、文化有新聞系跟大傳系，我填了四

個志願，為了怕沒有考上，所以填了當初最低的文大中文系。但是我在當兵前都沒有考上，是當兵以後，而且是

重考，吊車尾考上中文系，二年級再轉到新聞系。因為我家是小康家庭，所以我念夜大，白天工作，算是那時候

才真正接觸新聞攝影，不過也沒有相機，交作業都是跟朋友借相機來拍。35 歲當記者之前，我在台灣最大的公

關公司做了四年，基於對攝影的興趣，那時才買了相機。 

拍照時適逢解嚴，解嚴之後常有街頭運動，街頭運動當中常常會有一些小劇場的演出，印象比較深的是無殼蝸牛

運動（1989）。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在街頭，包括在座有一位也是認識一、二十年的攝影記者朋友，我們都是

從那個戒嚴年代過來的。當初在街頭拍這些抗議民眾的時候，自己深刻體會到一些東西，然後情感就會相對地轉

移到做劇場這些人。但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進入表演藝術攝影，1992 年《表演藝術》雜誌創刊，當時的主編蕭曼

找我去當特約攝影，就有更多機會接觸藝術家，也接觸台灣更多的劇團，慢慢有機會接觸幕後。 

當然一開始《表演藝術》雜誌創刊時拍，接觸的都是大咖，都是國際間很有名的，這主要是拍兩廳院的一個好處。

但那個時候我也是利用跑新聞的空檔，接觸小劇場，看到幕後的人默默地辛苦做事，但是這些人從來沒有被看見，

掌聲也都是給演員，或者侷限在某些有知名度的表演者身上，我就想，這些人應該也要有機會被看見，後來就盡

量花比較多的時間去做幕後的紀錄。我不敢說關懷，只是今天我既然選擇了報導攝影，就覺得應該去做這些事情。 

我在《表演藝術》雜誌有過一個專欄叫做「印象手記」，運用《人間》的形式呈現。其實當時主編的意思是要做

表演花絮，但我想有點可惜，就會在去做幕後紀錄的時候，結合當時一些現實的情況、社會的狀態或問題，結合

照片與簡短的文字呈現。滿可惜，因為時空的變化，這個專欄慢慢縮減版面，後來就停掉了。不過現在有一個更

大的空間就是臉書（觀眾笑）。 

 

http://littletheatreschool.blogspot.com/2015/01/2014.html


 

 

照片：台灣海筆子的魔幻帳篷 

 

每一次的排戲紀錄其實我都有滿深的感觸，因為大部分的演出（連音樂，不只是戲劇），都是藝術家對於當代、

歷史或是某個人物、事件，有感而創造出來的。我們常常說舞台表演是虛的，但它基本上也是實的。剛好因為我

平常是一個攝影記者，接觸的是人最真實的生命狀態，然後再回過頭來拍劇場，特別是拍排練的時候，那種感覺

更深刻。我們一般講，在現實跟劇場之間出入，就攝影來講，我是把這兩者交互運用。在新聞現場，我可能是用

劇場的影像形式拍攝現實人生；拍劇場的時候，可能又用新聞現場的影像形式進行記錄。 

剛開始我在當記者的時候，其實只是想拍所謂的好照片，慢慢你接觸這些人，有時候有機會跟他們聊天時，你會

慢慢發現這些人的苦， 慢慢就覺得，我的這些照片，是不是能夠對他們有幫助？那才是我當初一心一意想要當

記者的初衷，而不是只是為了拍一張所謂流傳千秋的照片，成為一個偉大的攝影師，當一個攝影記者的意義不是

這樣，應該是想辦法用影像，幫這些有冤屈受苦難的人說話，所以你就會盡量要求你的照片能夠盡量達到這一點。 

排練場的空間與生命 

排練場的空間是一個生命狀態、層次非常豐富的地方。基本上，每一個戲的排練空間都會不一樣，甚至一個導演

導的每一齣戲可能也都是在不同的排練空間。大部分的排練空間，以台灣來講，很多、特別是小劇場的排練空間

都很簡陋，甚至雜亂；但是一個空間使我們可以回想自己居住的屋子，與自己的一個關係，所以每個空間本身寄

於一種生命狀態，建築物是有生命的，而不是只有鋼筋水泥而已。 

除了空間不同之外，進入這個（排練場）空間的每一個人，特別是導演和演員，在我眼裡，在我眼裡，他們（排

練場上的人）起碼呈現兩種角色：每個人除了是他自己，也是劇中的一個角色；導演除了是導演，也是在演導演

這個角色。這種狀態，一般觀眾是絕對看不到的。 

就一個攝影者來講，你進到排練場的空間，就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你是用相機在拍攝你所面對的人，其他人也是

在用他們的心看著你，用他們的心在拍你。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很重要的一點，是導演或演員願意讓你進去，

這是一個滿私密的部分。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你其實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個性，甚至會有爭吵。你可以很直

接看到這一齣戲的缺點，這齣戲的問題在哪裡，你會比觀眾更早知道（笑）。你可能要保守商業機密到演出之後

才能跟別人討論這個戲會有什麼問題。 

在這種狀態底下，你必須有一種尊重，對被攝者的尊重，那種互動關係是蠻重要的。基於那種互動關係，要想辦

法不能干擾到排練的進行，到後來就是你跟對方的感情或關係，已經交融到某種程度。比如說：像我從 921 地

震之後的隔年（2000），王墨林老師開始做《黑洞》系列的時候就開始紀錄他，到今年算是第 14年，已經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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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某種默契，所以我在拍他的排練，算是家人一樣，可以比較隨心所欲地遊走，但是這種遊走，也不干擾到他

排練的進度。 

 

 

 

照片：《黑洞 3》，台北牯嶺街小劇場（2011） 

與《黑洞》系列及王墨林的緣分 

921 大地震的時候（1999），我是《亞洲週刊》台灣攝影特派員，自己一個人盡量走遍每一個災區，當時王墨

林也有進入災區做報導（舒詩偉創辦的《民報》）。隔年，王墨林創作《黑洞 1》，《表演藝術》派我前往攝影

採訪，我看到他用這齣戲講出的不只是 921 大地震，而是災難背後深層的政治、社會問題。我向王墨林提出要

記錄這整齣戲，這一記錄，就記錄到現在。我也是從那時候（王墨林《黑洞 1》，2000）在想，既然照片拍了，

要怎麼讓觀眾知道？我開始嘗試把排練照放在演出現場做呈現，從那時候我就盡量開始去做這件事。 

《黑洞》系列的導演王墨林老師是職業軍人出身，就是政治作戰學校（現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校）。因為我自己

也當了三年兵，然後也經歷過 921 地震的災區採訪，如果你那個時候在災區，或從災區來的，會嚐到那種災區

的味道。很多狀態在災區，包括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或是人性的問題，在那裡是可以赤裸裸看見的，我感觸很多。

所以，當初去採訪《黑洞 1》排戲的時候，以我做報導攝影的來講，這是一個滿值得去去記錄的題材。我就在想，

要怎麼呈現這種不屬於現實看得到的影像，我就放慢快門速度，然後為了讓它具象，加上閃光燈。這是很基本的

攝影，沒有甚麼技巧可言。 

到了《黑洞 3》第 2版，首演是在衛武營，衛武營原本是新兵訓練中心，有當過兵的人可能比較了解，其實軍隊

裡面是有一些冤魂，就像洪仲丘命案。其實部隊裡面發生很多事，不管是虐待新兵，甚至受不了虐待，開槍打死

長官的都有。這些問題都是人性的問題，人性的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 

我自己也是當兵當得比較早，而且當了三年兵，然後，我是待在訓練中心三個月，後來被抓到士官隊。那個時候

一般人很害怕被抓到士官隊，因為那不是人過的生活，就是想盡辦法折磨你就對了。我在士官隊受了四個月的訓，

真的不是人過的，我們每天都在曬鹽巴，曬鹽巴就是說你的衣服隔天早上起來有一層鹽巴在上面，從來不曾消失

過，有時候也會有血在上面。我成績算很好，所以每個禮拜都會放榮譽假，都會把衣服帶回去洗，我爸媽就會問

我，你衣服上怎會有血？我就會說，不小心跌倒。大概是這個樣子。 

人性的惡，只要有人的存在一天，它就會存在，所以幾乎每個軍營都會有冤魂的存在，王墨林老師做《黑洞 3》

這個戲，又是在衛武營，所以我選擇用這種拍攝手法去做排練記錄，也是基於，我今天在拍的是一個看不見的冤

魂的方式去思考。《黑洞 3》的澳門演出地點在澳門牛房倉庫。牛房倉庫也是一個滿特別的空間，其實是殺牛的

地方，還有收留流浪狗，跟台灣一樣，一段時間沒有人認養的話，就一樣會被處死，跟台灣一樣。但是關在那邊

的狗，有一部分是賽狗裡被淘汰的狗，那個地方對我來說，也是充滿冤魂之地。對我而言，冤魂無處不在。比如

我早年第一次來牯嶺街小劇場，瞭解它的前身之後，每次來也覺得這個地方，冤魂無處不在。 

張貼時間：6th January 2015，張貼者：小劇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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